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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宝丰县这个老字号的“中国曲艺之乡”，人们马上会联

想到每年正月十三声势浩大的“马街书会”。如果是书会的“老主

顾”，还会问：“余仙儿”在哪？“仙儿”是对德高望重者的尊称，大家

口中的“余仙儿”名叫余书习（又名：余成义），一位被称作曲艺“活

化石”的平调三弦老艺人。按当地上了岁数的

老人按虚岁纪年的风俗算，打过新春已整整一

百岁！说起他的曲艺人生，那就是跨越一个世

纪的三弦艺人命运的缩影。

一 藕从莲生，树由根起，寻朋访友，

先问祖籍。县城东周庄镇耿庄村，近看有水、远

望有山，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原村落。1921年农

历十一月，余书习就出生在这里。都知道庄稼

人土里刨食、以种田为生，但老余家却没有地，

父亲还双目失明，日子的艰难贫苦可想而

知。一家人靠什么过活呢？好在大他19岁的

大哥余书成会唱三弦书。余书成师承宝丰最

早的三弦名艺人尹怀勤，得到老师真传，加之

弹唱天赋也好，颇有人缘，年纪轻轻已小有名

气。大哥走街串巷说书挣钱，换来一家人吃

喝穿戴、柴米油盐，风里来雨里去奔波卖艺虽

说没有结余，但生活总算过得去。

打记事起，余书习就对大哥很崇拜，也不

知道他弹的那叫啥家什、唱的那叫啥腔调，就

是很中听，还能赚来钱，怪有本事哩。大哥在

家练习弹唱的时候，他就瞪大眼看着，左手摁

的那儿、右手拨的那儿，搁哪个音儿张嘴唱，暗

暗记在心里。大哥放下三弦干别的去了，一

看有机会，他就照葫芦画瓢试摸起来。起初

大哥没有在意这个“老稍儿”兄弟的“淘气”举

动，后来见他越来越有模有样了，才打算领他

“上道”，那年余书习七岁。大哥说是教他，但

天天都得到外面忙活演出，真正回到家教他

的时间并不多。大哥只是把要紧的诀窍“点

拨”一下，剩下的就靠自己用功了，真真的“大

哥领进门，修行靠个人”。

都说余书习是天生该吃说书这碗“艺”饭的，弹三弦一点就通，

小段子一听就会。其实是脑子好使、又肯用功、还会琢磨。这种天

赋、悟性与勤奋，演绎出他在人们心目中很多事都能无师自通的与

众不同。别说唱词了，就连算卦先生的“卦上说……”余书习也能

烂熟于心、脱口而出。在成年后，余书习唱《何文秀私访》时，就破天

荒地加入了一段前辈艺人们都没有使过的“算卦”桥段，印证传言不

虚。“您都来算卦、都来讲命，我是远方来的先生，一不留情、二不奉

承。有卦早算、有磨早锻，有卦不算，家里神鬼乱窜，有磨不锻，只下

麸子不下面。锅里煮豆不烂，老鼠偷喝您的生鸡蛋……”这惟妙惟

肖的江湖口儿，没有点“童子功”台上演不出那个“范”哩。

说也奇怪，余书习没有进学堂上过学，却繁体字、简体字“通”

认，能编会写，会打算盘会算账，还会给人写牌位。当然，这都是后

话。众人都看到余书习在人前显贵，没人见过他搁背地受罪，打小

苦苦记词、学唱、练弹三弦、敲八角鼓和铰子的心酸与甘甜只有自己

心知肚明。那年月没有录音录像，民间艺人又不懂乐谱，学艺全凭

脑子死记，一番番反复练习、慢慢摸索，余书习掌握了三弦的指法，

能够弹出一些曲调来。有时候他还会跟着大哥的演出团队去帮

忙，看的多了、练的多了，会的自然就多了，自己想要的调门儿都能

很顺手的信手拈来，熟能生巧嘛。

二 有宝不献等于无宝。有点小能耐了，余书习开始央

求大哥让他上台。经不起再三“哀求”，大哥终于同意了。那年的正

月十三，14岁的余书习在马街书会上“首秀”。第一次演出的情形

刻骨铭心，余书习至今仍记忆犹新：“紧张的不得了，一边唱着，一边

想着啥腔啥调，生怕忘词出差错。”看热闹的观众直叫好，但余书习

不敢松口气，得看能不能过得了大哥那道关。大哥没有说什么，微

微点下头。哦，顺利通过老师验收，“首秀”成功！也就是从那年开

始，每年的正月十三马街书会、三月三的上巳年会，余书习几乎都没

有缺席。1999年，他以2000元的书价得中马街书会“书状元”。

十八岁那年，余书习成亲了。已经能凭说书养家糊口的余书

习天天跑场子，活跃在方圆十里八乡。回到家里，吃罢饭也常常弹

上一曲、唱上几句。没想到一来二去，妻子竟然被“熏”会了，也能唱

些段子，而且像模像样。干脆在家里你唱我弹、妇唱夫随吧，正所谓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但那个时候人都封建，女人家不兴在

大庭广众抛头露面。要搁到现在，我出去演出一定会带着她。”余书

习不无遗憾地说。

1957年，宝丰县集资兴建曲艺厅，余书习闻讯没有犹豫积极参

与，为创办这个说唱艺人自己的演出阵地出力。1959年宝丰县成立

职业曲艺队，大哥挑头当队长，余书习任会计。余书习和“队友”们分

工搭伴分别外出表演，还摸索着在三弦书的伴奏上加上了琵琶、扬琴

和二胡等乐器，果然听起来层次更丰富、音乐更饱满，整体效果不

赖。作为县里的专业曲艺队，唱一场有五块钱的收入。“那时五块钱

可不少，国家干部每月才三十多块钱。”余书习回忆道，“那些年年轻，

曲艺队到处演出。比如要到企业去演了，根据曲艺队分工，介绍信一

写，你去哪、他去哪，分成几个小分队各自去演。到哪都管吃管住，但

吃人家一顿饭，得给人家四两粮票、一毛钱。”

三 由于各种原因，曲艺队曾一度中断好多年，若干年后

再度复出的时候，余书习就是当仁不让的队长了。在曲艺队把唱三

弦书当正式“工作”的那段岁月里，是余书习艺术水平飞跃提升的黄

金时期。1964年参加许昌地区组织的文艺汇演，余书习创作、演唱的

三弦书《俩会计》受到领导专家和观众一致好评。其弟子李春营说，

由于年代久远，原来的唱词已经遗失，但内容还记得。《俩会计》唱的

是两个会计工作态度截然不同，一个兢兢业业、严谨认真，一个马马

虎虎、敷衍了事。他俩同时喜欢上了一个姑娘，经过一番考验和周

折，姑娘选择了前者，一个颇具现实教育意义的段子。1974年参加宝

丰县的曲艺汇演，余书习演唱新编的三弦书《一只鸡》一举夺冠。

经过常年演出的打磨和历练，余书习逐步形成了唱腔浑厚圆

润、拖音韵味悠长、吐字清晰准确、台风稳健干练的特点。《宝丰文

艺》曾这样描述余书习的表演：“看，一段表演开始了，只见他，脚

蹬木梆，手拨三弦，进入前奏，不一会儿，便渐入佳境，神态自若，

面颊微红，十指灵活，双唇启动。手起指落处，三弦音响如珠落玉

盘，清似泉响山涧。吐纳呼吸间，唱腔圆润韵味悠长，音调随起承

转合而高低，表情依喜怒哀乐而变换，文腔舒缓悠扬，婉转悦耳，

武腔急促有力，摄人心魄。当情节紧张时，连唱带舞，尤其是那铰

子上的红绫，鼓子上的丝绦鼓穗，能随着他的挽、拉、甩、抛，左盘

右旋，上下飞跃，配合书情不断变化，大大增添舞动感和形式美。”

在曲艺队停办的那些年，余书习的演出没有停歇。“三皇人根

之祖，置下乾坤之土，身披槲叶渔耕读，与人造下幸福。留下琴棋

书画，才然有了说书，怀抱三弦道今古，解劝老少民妇……”三弦

艺人定场的“西江月”给了他不少慰藉。离开曲艺队后，余书习又

回归到了“自己的三弦自己当家”的自由状态。四十多岁年富力

强的时候，余书习让不到20岁大儿子余泮宏跟着自己演出，一来

路上有个伴，一来让这个“半大小子”在演出中操练三弦、学习演

唱。那个时候余书习的三弦书已经唱响了，在整个县城及周边地

区颇有知名度，经常有人来请他前去演出，台口不断，自得其乐。

四 从14岁登台至今80多年来，余书习演出的足迹不

仅遍及河南省各地市，还到过湖北、山西、陕西、河北等省份。不

管到哪，他不只是演出，还注意观察当地的人情世故，虚心与同行

切磋交流，学习别的曲种的唱法、弹法、演法，把适合自己的拿过

来，消化吸收后融入到三弦书里。“我们这些民间艺人就是要走到

哪学到哪。”有一次省里组织艺人集中学习，当时长葛县、许昌县

等好几个县里的曲艺队都慕名邀请他去讲课教学生。余书习回

忆说，“其实也谈不上去教他们，就是一起交流交流”。岁数越大

越明白，曲艺文化精深博大，虽然都是三弦的说唱，但是各地唱法

还是有区别的，和其他的艺人在一起弹唱时，自己也会学习别人

的唱法，艺人一辈子都得这股劲，取长补短，活到多大、学到多大。

既然学，就得博学，耄耋之年的余书习还玩过“跨界”呢。2008年，

一部名为《挂帅》的电影拍摄期间，编导找到他，让他客串个角色。电

影是现实农村题材的，讲的是一个古老村落在推举挂帅能人时新思

想与旧观念冲突的故事。情节起承转合之处，清脆灵动的三弦声由

弱到强，仙乐般的触及观众的耳鼓，一下子就把人们的思绪带到特定

的情境里。随着镜头的切换，碧绿幽静的河边小林间、聒噪喧嚣的临

沣寨墙上，“余仙儿”操着三弦吟唱的实景画面映入观众视野，原汁原

味的平垫三弦书娓娓唱来，道出辈辈相传的老俗话……这个为余书

习量身打造的角色成为电影的亮点，更是编导对这位老艺人的敬意。

也是在2008年时，三弦书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听到这个消息，余书习觉得些许欣慰。

2001年开始，平顶山学院音乐系开办曲艺表演

专业，余书习全力支持徒弟李春营作为特聘教

授，为喜欢曲艺的大学生讲课，专门普及三弦书

知识、传授演唱伴奏等表演技法，四年培养出40

多位年轻演员。2013年，余书习被评为平顶山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三弦书传承人。在县

政府的帮助下，余书习在耿庄村自己家里创办

起了平调三弦书传习所，义务向曲艺爱好者传

授技艺。

五 余书习的家是典型的豫西农家

院落。那块金底红字的“平调三弦传习所”牌匾

挂在门口，格外醒目。每天一大早，“余仙儿”就

起床了。只要不是雨雪刮风天气，他都会出门，

在离家不远的庄稼地边、村头、大街上“悠”（散

步）上一圈。吃过早饭，伴着清茶的氤氲，拨弄

起与自己如影随形一个多甲子的三弦，当属“余

仙儿”最惬意的时光。是啊，对于余书习来说，

每天弹上几曲，不仅仅只是他几十年来养成的

习惯，更是因为三弦已经成融入他的骨肉血脉

之中，听不到三弦的音韵，就跟丢了魂似的。

大儿子余泮宏说，父亲已年近百岁，但对

三弦书的热爱依然很深很深。只要有人来请、

有地方需要，他还是会毫不犹豫地去演出。

2005年6月，余书习参加河南省文化厅在

河南人民会堂举办的“魅力宝丰”民间艺术展

演专场晚会演唱三弦书。紧接着，应邀到河南

电视台“梨园春”节目的舞台演出。

2014年9月，参加了在北京民族文化宫

举办的向人民报告——庆祝新中国成立65

周年暨“说唱中国梦”优秀曲艺节目展演、河

南曲艺专场马街书会演出活动。

2019年马街书会上，余书习带着余泮宏现场为大家表演新编

三弦书《马街书会诵唱廉政》，并为平顶山学院的大学生讲授三弦

书的渊源和表演弹奏技巧。

2020年九月末，参加第十届中国曲艺节河南省优秀曲艺节目

专场演出。

2020年10月河南省非遗曲艺展演周期间，宝丰县国家级说唱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专场汇演在河南艺术中心文化广场举行。余

书习偕同他的弟子李春营、杨翠萍和青年演员陆文娟徒孙三代同

台，拆词分角联袂演唱《劝闺女》，虽已百岁，但依然气息充沛、韵味

十足。赢得现场欢声雷动。

说也奇怪，由于年事已高，余书习腿脚不如前些年灵便，耳音

也不太好。但只要抱起三弦，立马跟换了个人似的，精神抖擞、神采

奕奕！

很多人打听余书习的长寿秘诀，余泮宏和盘托出：“说书唱戏

就是良药。他经常说说唱唱，很少生气，从不和别人攀比，再苦再

累都任劳任怨，啥事都看的很淡，没有啥事搁心里过不去的。我

觉得这就是父亲的长寿秘诀。”

六 其实，余书习真有一个放不下的心结，那就是他最牵

挂的三弦书的传承。“我带徒弟，徒弟再带徒孙，这就一茬接一茬的

续上了。”他说自己家已经四世同堂了，打算培养自己的重孙子，“等

过几年孩子大一点儿了，能拿得住三弦，让他也学着点，把这门艺术

传承下去。”

余书习不糊涂，知道在三弦书传承发展的道路上，他并不是

单枪匹马，有一群为此而奔走的“同道中人”。中央电视台社会与

法频道《夕阳红》栏目专程为余书习制作专题节目；平顶山市文

联、群艺馆，宝丰县文联、非遗保护等部门为他录制了《劝闺女》

《反劝闺女》《王督堂训子》《小大姐偷杏》《嫌贫敬富》《消气歌》《二

十四节气歌》《十二月花名》等一批三弦书代表节目，做数字化永

久记录；平调三弦书唱词文本《何文秀私访（罗鞋记）》《韩湘子讨

封》《月下盘貂》等被收入“宝丰文化现象”丛书《马街书会》；河南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了《余书习三弦书辑录》一书，数十万字系统

介绍余书习艺术人生的书稿正在整理编撰……

天天被幸福包围着的余书习越活越滋润，他“剧透”，2021年是不

平凡的一年，百岁的他正寻思着给百岁中国共产党准备个三弦书段

儿当寿礼呢。好啊，让我们一起期待“余仙儿”新的精彩吧。

百年三弦一世情
——记平调三弦老艺人 余书习

■ 杨振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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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甲又添四十岁月，古稀再增三十春秋。

1月12日，农历十一月二十九，是余书习先生的百岁生

日。当天，我县有关领导前去探望，送上了美好的祝福。

余书习先生是三弦书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也是当前我

省资历最深、年龄最大的三弦书代表性传承人，有“曲艺活化

石”之称。值此，本报特编发平顶山市曲艺杂技家协会副

主席杨振伟日前对余老的采访文章，以飨读者。


